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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马克猜测到谜底了

美国总部的董事会，每年夏天，在美国中
部的芝加哥召集一次休假式的年会。公司在九
十多年前创立时，创始人的家族就居住于此。
创始人去世前，把这个地方捐献给当地的慈善
基金会。这个庄园，因为濒临密歇根湖，是绝妙
的夏日度假胜地。庄园被慈善基金会改造成一
家高级的游艇俱乐部。马克担任中国
分部主管以后，受到过一次度假的邀
请，表明董事会对他的成绩的认可。今
年，马克又接到了邀请。马克再三斟酌
后，决定还是去参加年会。
在夏季的半个月里，游艇俱乐部

停止对外营业，而专注于招待捐赠者
邀请的客人。创始人尽管已经去世，他
的家族依然严格地按照他的愿望行
事。重要的区别在于他的后人们只代
表股东利益，却不介入公司的日常运
营。他们的身影常常只在这个仪式型
的夏日聚会中出现。只有在这个特定
的场合，他们显示了自己地位的高贵。
其实，公司命运依然掌握在业已

仙逝的创始人的家族手中。他们是选
择董事会主要成员的决定力量。能够
当上董事长的人选，肯定是获得家族高度信
任的人士。他们至今握有将近百分之四十的
股份，左右着股东们的重大决策。
马克非常乖巧，他一直耐心地等待着，站

在不显眼的角落，慢慢地喝着昂贵的加拿大
冰酒，仔细品味那酒独特的芳香。
当喝完第四杯冰酒的时候，马克感到时

间合适了。礼节性的寒暄临近结束，所有的客
人松懈下来，散开到宴会两侧的沙发上，轻松
地交谈起来。马克走向宴会主人们聚集的地
方。董事长对他确实特别关照，见他走近，立
刻对身旁的创始人家族的代表介绍道：“噢，
这是我们在中国公司的主管，一个很有创造
力的年轻人。”“是吗？噢，遥远的地方，我去过
一次。”家族代表笔直地站立在董事长身旁，
时间很久了，丝毫没有显出疲态。他年轻，不
会超过三十五岁。
“中国发展得很快啊。”家族代表显得饶

有兴致，“我们在那里占据什么样的地位？”马
克自豪地回答：“在所有进入中国的世界物流
企业当中，我们虽然不是规模最大的，却是服
务最优秀，客户目标最高端的。”

接着，马克认真地回答了关于中国经济
的几个问题，让那个创始人家族的代表听得
非常满意。董事长站在旁边，耐心地等着，待
那位富家子弟离开后，才招呼马克道：“去阳
台那里，我介绍你认识一位重要的人物。”
谁能够让董事长称为“重要人物”？马克

觉得好奇。当他尾随老头走到宽敞的阳台上，
便见到两位靠在栏杆上聊天的先生，
一个，马克认识，是总部的财务总监，
倔脾气的老先生；另一位，个头好像
比马克还高几厘米，腰板笔挺，神气
十足，脸面却很陌生。董事长向马克
介绍陌生的先生时，说他是总部战略
研究部的负责人，是公司里最聪明的
年轻人，要求马克今后多向他汇报关
于中国市场的情况。

等到马克跟着董事长转回宴会
厅时，老头问他：“明白我介绍你们认
识的原因吗？”马克猜测到谜底了。他
早就耳闻，总部在做董事会更新换代
的准备，培养可以接班的新人，有一
个神秘的机构，叫战略研究部，就是
把看中的人选放在里面考察。

董事长道：“我们这一辈很快要
退出公司的董事会，新一代的董事会，可能是
刚才那位先生领头。”

马克酸楚地说：“他比我大不了几岁吧？
他有多少成就！凭什么选他啊？我们还是希望
你继续领导公司！”董事长看他一眼，慢吞吞
道：“你说了不算，大股东的意见才一言九
鼎。”他沉吟着，看看宴会中高谈阔论的各路
神仙，又道：“你爷爷与我交情深，我直截了当
提醒你，收起你的傲气吧。我估计，年底的股
东大会，将正式讨论董事会换届的事宜。”
马克意外地接到苏阳的电话。苏阳听说

他到芝加哥了，问他什么时候回上海，如果马
克能在旧金山停留一夜，他愿意赶过去，与马
克见面。
几天以后，马克到达旧金山的唐人街时，

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
跑堂上菜的速度飞快，这里饭店的竞争

很激烈，服务的质量也就好。马克猛吃下两块
龙虾肉，才有了精神与老朋友招呼，他觉得马
上就问苏月的情况，过于急吼吼，就闲扯道：
“你的创作收获如何？从哈得逊流域，一直挺
进到加州写生，真会选地方。漂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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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爸爸!好爸爸
任大星

! ! ! ! #$%一直想找个机会去看看拍摄现场

妈妈说：“我可不希望你去当什么替身演
员，不想天天都在提心吊胆中过日子。”

爸爸笑了。他笑着拍拍妈妈的肩膀说：
“丽君，这可是你的不对了。在现在这个社会
上，干什么事都得有点冒险精神，否则怎么能
生存得下去？我非常希望能当上替身演员，然
后凭着我的外表和能耐，慢慢混上个正式的
电影演员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的！到了那一
天，扬眉吐气的日子等着我们呢！你不想当个
大明星的太太，跟了我到美国奥斯卡领奖台
上去出出风头吗？”我笑了。妈妈也笑了。不
过我们都没有说什么，不想泼了爸爸的冷水。
让他心里有着这么一个梦想，倒也说不上是
一件坏事吧？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电影是怎么拍摄的，
根本不知道当群众演员是怎么一回事。由于
好奇心的作怪，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去看看爸
爸他们的拍摄现场，看看爸爸他演的都是些
什么样的角色。
但爸爸保密保得很好，回到家里来从不

对我们提起一个字，问他，他也假装不听见，
什么也不肯回答。他几次对我们说，这是剧组
的规矩，电影在正式放映以前决不能向外人
透露半点拍摄内容，因为现在到处是盗版商，
有时候电影还没放映，黑市上就有了盗版光
碟，所以，嘴巴太快，就会有丢饭碗的危险。
我相信他说的肯定是骗人的鬼话，拍电影

又不是军事机密，哪来这样严格的保密纪律？
暑假快要开始的一个星期天，爸爸天色

没亮就起了床，匆匆吃完早饭就准备出门。妈
妈问他一清早出去干什么，他这才不留神说
出了要到天马山去拍电影，还说第一个镜头
必须赶在山上没人的时候开拍。
我听了非常高兴，终于让我知道了他们

这次的拍摄现场是在哪里。我就决定偷偷跑
去看看，开开眼界。这天，我原本和丁一棠，还
有周薇薇她们几个女同学约好了一起要到游
泳池去游泳的，便跑去和丁一棠打了个招呼，

向他说明了情况。我的嘴巴太快
了，对丁一棠说出了我不想去游
泳的原因，还说出了爸爸他们拍
摄电影是在什么地方。
“好啊，”丁一棠立即喜笑颜

开地说，“我也去！我也去！跟了你
一起去看看电影是怎么拍摄的，

比游泳有劲得多了！再说，我外婆家就在天马
山山脚旁，那一带我最熟悉了！我好久就想再
去爬爬天马山了，这不是一举两得吗？我还可
以给你们做向导！”
“你要去也可以，”我迟疑了半天说，“不

过不能让周薇薇她们知道。去的人太多，让爸
爸发觉了，我准会挨骂。”“你怎么连个周薇薇
也不想让她去啊？她每次去打保龄球，总得约
了你一起去，平常日子待你也好得不能再好
了，你这样做太没良心了！这不行！应该叫周
薇薇一起去！如果真的被你爸爸发觉了要挨
骂，就由我顶着！反正我不怕你爸爸的骂！”
于是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机会难得

啊。实际上我心里也不想丢下周薇薇。
和周薇薇会合以后，我就给妈妈打了一

个电话。我怕妈妈知道了会阻拦我，只是告诉
她说，我和同学们一起到郊区去玩了，就在外
面吃早饭。

我们当然只好乘郊区线的长途汽车，赶
到天马山山脚下已经八点钟过头。这天的太
阳照得特别猛，刚走了一阵子路，我们已经浑
身大汗；尤其是周薇薇，一件短袖衬衫湿透了
大半件，脸孔也红得像只熟透了的桃子一般。
幸而她的兴趣特别大，什么也不在乎，还抢着
给我们去买来了蛋糕和雪碧当早饭。
停车场上果然停着电影公司的不少大小

车辆。我还找到了爸爸那辆黑色的老爷桑塔
纳。这时候，丁一棠看了看附近的山势，又拍
拍脑袋想了一想，便抢在头里带领我们穿过
停车场，顺着一条石级路上了山。

早就听说过天马山也算是一个风景区，
但等我们进入了上山的石级路，却见不到一
个游人，显得十分幽静。一路上都有茂密的树
林挡住了阳光，清风阵阵，使我们一下子感到
说不出的凉快和舒服。
爬完了石级路，转过一个大弯，前面渐渐

变成了杂草丛生的羊肠小道，而且分成了三
条岔路。我们在三条岔路上来来回回地寻找
了很久，哪里也见不到电影拍摄现场的影子。


